
吴可读与左宗棠的交谊

弹奸初识弹奸初识

同治年间，陇右之地生灵涂炭。朝廷特

命左宗棠总司平乱，其时部分官员履职不力，

尤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为甚。

成禄（1823-？），镶白旗满洲栢连佐领下

人 ，累 功 至 乌 鲁 木 齐 提 督 。 自 同 治 四 年

（1865 年）驻 兵 甘 肃 高 台 ，七 载 间 虚 报 兵 额 、

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左宗棠决意参劾此人

以儆效尤，整顿西北军务。他洞悉成禄虚报

军 情 、欺 上 瞒 下 之 本 质 ，遂 于 同 治 十 一 年 四

月三十日上《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系统揭

露 其 三 大 罪 状 。 奏 折 直 指 成 禄“ 谬 率 乖 张 ，

实难枚举”，请“简派知兵大员接统该军”。

成禄暴行至权家屯血案达顶点。同治九

年（1870 年）五月，甘肃高台县权家囤庄生员

李载宽、赵席珍等因秋粮歉收请愿缓捐，反遭

成禄诬为“聚众谋逆”。左宗棠调查证实，成

禄以“抗粮”为名发兵围庄，“主客士民及老幼

妇 女 二 百 余 人 概 行 屠 戮 ”，稚 子 蒙 学 亦 未 幸

免。更诬以“剿灭叛逆”，奏称“阵亡把总仲瑞

林、周得胜等应请议恤”邀功。左宗棠愤而上

《武职大员苛敛捐输诬民为逆纵兵攻堡请旨

查办折》，痛陈：“此实稍有人心者所不忍为，

亦军兴以来所仅见。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

上闻，何颜立于人世！”

御史吴可读继起上奏弹劾。吴氏早于同

治九年夏便听闻有关成禄行为的传闻，然因

“事关重大”暂未公开举发，而是暗中联络甘

肃地方人士查证。待见到朝廷明发左宗棠奏

折 后 ，随 即 呈 上《陈 乌 鲁 木 齐 提 督 成 禄 罪 状

疏》，列举其任陕西提督雷正绾部属时，因庖

厨煮面不熟竟斩首泄愤等罪状。吴可读更以

“臣乡百姓莫非朝廷赤子”为引，痛陈当地民

众“初遭战乱，继受匪患，复遇兵灾，今又遭官

员荼毒”。奏劾指“成禄有可斩之罪十，不可

缓之势五”，措辞严正，凛然生威。朝廷援引

《大清律例》，拟对成禄处以斩立决。

然成禄系满洲贵族，竟得翻案。朝廷曲

意回护，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吴可读愤而上

《请诛已革提督成禄疏》，言辞激烈：“想见古

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

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

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

谢成禄。”少年同治，初登帝位，敏感异常，认

定 吴 可 读 欺 他 年 少 ，才 敢 语 带 嘲 讽 ，如 此 放

肆。据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同治帝

“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非要吴脑袋

不可，原旨斩立决”。三法司会审，刑部希承

上 意 ，拟 定 吴 可 读 死 罪 。 清 律 规 定 ，定 人 死

罪 ，须“ 刑 部 、都 察 院 、大 理 寺 十 三 堂 官 皆 画

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放）”。惟因

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持正不阿，吴可读性命得

保 ，御 史 职 被 撤 ，降 三 级 调 用 。 成 禄 则 仍 判

“斩监候”，囚于狱中。

左宗棠虽与吴可读素昧平生，但在此事

上展现了整肃纲纪的共同担当。左氏借此契

机理顺西北军务，为后续经略奠基。念及此

谊，左氏对吴可读青眼有加，成为终生挚友。

在 吴 可 读 遭 贬 后 ，左 氏 感 念 其 风 骨 ，多 方 斡

旋，力邀其回归故里，主讲兰山书院，以续士

人经世济民之志。

同建贡院同建贡院

自清康熙五年（1666 年）陕甘分治设立甘

肃行省，陇原士子须赴陕西参加乡试。左宗

棠曾痛陈：“陇士寒苦者多赴陕乡试，远者数

千里……故士人终身不预秋赋者，尝十之七

八。”道尽边陲学子跋涉之艰。及至左氏平定

关陇后，正式奏请陕甘分闱，清廷允准甘肃独

立建贡院。此举堪称“普天同庆”，然甘肃经

十年战乱，财政支绌，建院资金筹措维艰。

同治十二年（1873 年）春，吴可读间关跋

涉，返故里兰州。是年夏，西征总戎左宗棠移

驻兰州行辕。二人虽因参劾成禄早闻其名，

此 番 方 得 初 见 。 左 氏 邀 吴 可 读 主 讲 兰 山 书

院，同时请其以个人威望向甘肃各界募资建

设甘肃贡院。吴可读对陕甘分闱期盼已久，

感念知遇，毅然担此重任。

据 安 维 峻《甘 肃 新 通 志》记 载 ，吴 可 读

“ 穿 梭 于 各 州 县 衙 门 之 间 ，托 钵 于 富 绅 商 贾

之 门 ，劝 捐 到 白 银 五 十 一 万 两 ”。 这 简 略 而

程式化的记述背后，实为惊心动魄的系统工

程 。 吴 可 读 需 在 既 无 专 项 拨 款 又 无 强 制 手

段 的 情 况 下 ，凭 一 己 之 力 完 成 巨 资 募 集 ，其

难度远超寻常公务。

吴可读《除夕有怀率成七律三十首》组诗

及其自注，为这段历史留下鲜活注脚。其第

十 八 首“ 雨 雪 霏 微 腊 八 前 ”句 下 自 注 ：“ 时 余

奉文劝捐，北川将归。”甘肃腊月平均气温零

下 八 至 十 二 摄 氏 度 ，结 合“ 雨 雪 霏 微 ”之 语 ，

可见其冒寒辗转州县的艰辛。诗中“暗数流

光惊过客，那堪生计逼残年”之叹，更道出六

旬 劝 捐 者 承 受 的 身 心 煎 熬 。 资 金 筹 集 中 遭

遇的舆论压力，在组诗第一首：“亡羊此夜悲

歧路，失马当时说塞翁。”两句后作者自注得

到印证：“时余劝捐已就绪，以浮议暂止。”所

谓“ 浮 议 ”，当 指 地 方 势 力 对 巨 额 摊 派 的 非

议 。 吴 可 读 既 要 应 对 官 场 中“ 各 州 县 衙 门 ”

的 推 诿 ，又 须 化 解 民 间“ 富 绅 商 贾 ”的 抵 触 ，

这 种 双 重 压 力 在 其“ 亡 羊 此 夜 悲 歧 路 ”的 比

喻中显露无遗。从时间维度考察，吴可读的

劝 捐 工 作 始 于 同 治 十 三 年 春 ，持 续 至 岁 末 。

其组诗第二十九首“三百六旬此夜终”显示，

除夕仍在核算账目。

光绪元年（1875 年）贡院落成，当年应试

者逾三千人，较分闱前增长六倍，印证了这项

工程的实际效益。左宗棠在《奏请甘肃分闱

疏》中强调“人文蔚起，边疆永固”，吴可读的

实践为此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兰州城西北隅（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院址），甘肃贡院于光绪元年秋闱前建成，此

年甘肃首次独立乡试如期举行，应试者逾三

千之众。贡院落成显著提升本土士绅规模。

张仲礼在《中国士绅——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

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中的统计显示：康熙至

同 治 朝 150 年 间 甘 肃 进 士 233 人 ，而 光 绪 朝

13 科即取士 115 人，占总数 348 人的 33%。左

氏家书载“兰山书院肄业者四五百人，各郡县

闻风兴起”，印证“奏请分闱，添学政，益广文

教”之效。自此，皋兰人文蔚起，西北边疆深

度融入帝国文化体系，开启“文教敷施”的新

纪元。

道义之交道义之交

吴可读与左宗棠之交谊，实根植于士大

夫精神血脉的共鸣。在国是抉择层面，二人

展 现 出 超 越 时 代 的 政 治 远 见 。 同 治 十 一 年

（1872 年）十月，当同治帝大婚典礼与各国使

臣 觐 见 礼 仪 之 争 同 时 爆 发 时 ，吴 可 读 上《请

令各国使臣觐见不必跪拜疏》，直言“若因争

此 一 节 致 启 衅 端 ，所 关 匪 细 ”，既 援《周 礼》

“以时制礼”古训，又引康熙朝俄国使臣免跪

旧例，力主“礼以时为大”。远在西北的左宗

棠亦在奏折中疾呼：“礼以时为大，拘泥虚文

而损国体，非智也”，更于私函中痛陈：“今之

持 华 夷 大 防 者 ，犹 抱 宋 儒 腐 论 ，不 知 英 吉 利

之 坚 船 利 炮 已 抵 津 门 。”两 份 相 隔 几 千 里 而

呼应的奏疏，以“因时变礼”的务实主张打破

华 夷 之 见 桎 梏 ，最 终 促 成 清 廷 于 光 绪 元 年

（1875 年）六 月 十 四 日 下 诏 准 行 鞠 躬 礼 。

这 种 政 治 默 契 更 延 伸 至 边 疆 治 理 ：当 左 宗

棠 弹 劾 成 禄 虐 政 时 ，尚 未 见 左 氏 其 人 的 吴

可 读 冒 死 上 疏 ，以“ 可 斩 之 罪 十 ，不 可 缓 之

势 五 ”相 呼 应 。 二 人 在 此 事 上 道 义 相 济 ，更

显 士 人 风 骨 。 吴 可 读 因 弹 劾 成 禄 获 罪 革

职 ，陷 入“ 长 安 居 大 不 易 ”的 困 境 。 左 宗 棠

三 度 致 书 邀 吴 可 读 主 讲 兰 山 书 院 ，考 虑 他

旅 费 无 著 ，彼 此 从 未 谋 面 ，吴 又 不 好 开 口 ，

便 安 排 友 人 谢 维 藩 作 为 中 间 人 代 送 川 资 ：

“ 如（吴 可 读）起 程 盘 川 无 出 ，李 筱 轩 处 弟 尚

有 寄 存 银 两 一 二 百 金 ，当 可 代 为 筹 算 。”持

久 的 经 济 援 助 更 见 左 宗 棠 用 心 之 深 。 吴 氏

尸 谏 殉 道 ，据 左 宗 棠 家 书 中 记 载 ，他 连 续 三

年 资 助 吴 家 ：光 绪 五 年 ——“ 以 二 百 两 为 柳

堂 营 葬 ”；光 绪 六 年 ——“ 吴 柳 堂 瞻 家 银 千

余 两 ”；光 绪 七 年 ——“ 吴 柳 堂 世 兄 之 桓 处 ，

弟 曾 划 廉 余 千 二 百 金 畀 之 。”这 种 持 续 性 资

助 超 越 寻 常 官 僚 体 面 ，实 为 士 大 夫“ 朋 友 有

通 财 之 义 ”的 典 范 。

知 音 互 赏 ，使 二 人 精 神 世 界 高 度 契 合 。

左宗棠评吴可读“骨鲠可风，意见微偏”，看似

批评实则激赏：在晚清官场乡愿之风盛行时，

吴氏的“偏”恰是士大夫风骨的棱角。吴可读

《呈左爵相七律二首》中有“感恩知己更何人，六

十年 余 戴 德 身 ”句 ，视 左 宗 棠 为 终 生 知 己 。

将 左 氏 比 作“ 军 中 韩 范 名 儒 度 ”，更 以“ 三 百

年 来 第 一 人 ”相 许 。 此 誉 与 左 宗 棠 自 诩“ 今

亮 ”形 成 精 神 对 话 。 光 绪 元 年（1875 年），吴

可读为左宗棠作寿联：“千古文章功参麟笔；

两 朝 开 济 庆 洽 牺 爻 ”，上 联 取 孔 子 作《春 秋》

之喻，下联化杜甫咏诸葛诗意，既契左氏“文

章西汉两司马”的自诩，更暗含对其“东戡闽

越 ，西 定 回 疆 ”功 业 的 期 许 。 当 左 宗 棠 将 此

联 悬 于 中 堂 ，叹“ 柳 堂 知 我 ”时 ，道 义 之 交 已

升 华 为 精 神 知 己 。 面 对 吴 氏 以 身 殉 道 的 刚

烈 ，左 氏 既 批 评 其 对 同 治 帝“ 羼 入 感 恩 图 报

之私”，又赞其“为正义而死者”的凛然气节，

这种理性与感性的交织，恰是传统士大夫精

神 的 完 整 呈 现 ：既 有“ 杀 身 成 仁 ”的 道 义 担

当，亦存“发乎情止乎礼”的理性自持。

吴 左 之 交 ，映 照 出 晚 清 士 大 夫 群 体 的

精 神 光 谱 。 在 传 统 秩 序 崩 解 之 际 ，他 们 以

道 义 相 砥 砺 ，以 国 事 相 切 磋 ，构 建 起 超 越

利 害 的 精 神 共 同 体 。 这 种 交 谊 不 以 权 势

为 纽 带 ，不 因 生 死 而 断 绝 ，恰 如 司 马 迁 所

言 ：“ 士 为 知 己 者 死 ”，在 晚 清 的 天 幕 上 划

出 一 道 璀 璨 的 精 神 光 芒 。

【本 文 为 甘 肃 省 2023 年 度 哲 学 社 会

科学规划项目《吴可读文集整理与研究》

（2023YB129）阶段性成果】

自明清以来，甘肃这片大地上曾遍布

着一座座书院。它们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学

府，更是维系西北文脉不坠、教化边地、培养

士人的精神灯塔，在厚重的黄土地上，书写

了一段文明传奇。

甘肃书院的兴起，与明清两代“治国以

教化为先”的国策紧密相连。其发展轨迹，

清晰地折射出中央王朝经略西北、文教敷

施的深远意图。

明代是甘肃书院的肇始期。最著名的

代表，莫过于由肃王府主导创建的甘泉书

院（位于兰州）。肃王府作为明朝廷派驻甘

肃的最高统治机构，其兴办书院的行为，本

身就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儒学教

育在边疆地区的“官方正朔”地位得以确

立。此外，如河西书院（凉州）、仰止书院（巩

昌）等也相继建立，它们多位于府县治所，格

局严谨，以讲授程朱理学为主，为甘肃培养

了最早一批的本土科举人才，使儒学文明

的光芒持续照耀在河西走廊与陇中大地。

清代，尤其是乾隆之后，至同治、光绪

年间，甘肃书院进入鼎盛时期。一方面，朝

廷鼓励兴办书院，另一方面，在左宗棠等西

北重臣的直接推动下，书院建设达到高

潮。其中，兰山书院的崛起最具标志性。

它由官方创办，被定位为“全省文教之枢”，

是甘肃最高学府，全省优秀士子荟萃于此，

其山长（院长）多为博学大儒，如清代著名学

者吴镇、张澍等都曾在此执掌教鞭。与此

同时，各地州县书院如雨后春笋，形成了兰

山书院——府级书院——县级书院的三级

教育体系，使文教之风自上而下，深入边地。

在众多书院中，有几所尤为突出，它们特

色鲜明，共同构成了甘肃书院的璀璨星空：

1.兰山书院

位 于 甘 肃 兰 州 ，是 甘 肃 的“ 省 会 书

院”，地位无出其右。其生徒来自全省，享

受官费津贴（膏火银），竞争极为激烈。教

学内容以科举所需的八股文、试帖诗为

主，兼及经史词章。左宗棠督甘时，对其

极为重视，增拨经费，遴选名师，使其成为

西北人才荟萃之地。

2.求古书院

位于甘肃兰州，其创办意在弥补兰山

书院偏重科举的不足。取名“求古”，意在

“考究经史，溯本追源”。书院不设科举课

程，专攻经史实学，生徒是已具相当功底

的秀才。它与兰山书院一重科举、一重学

术，相辅相成，满足了不同层次士子的需

求，体现了清代书院教育的精细化分工。

3.五泉书院

作为兰州府级的代表性书院，它承上
启下，为府属各州县培养生员（秀才），是士
子通往兰山书院的必经阶梯。其规模虽不
及兰山书院，但制度完备，管理严格，是地方
教育体系中的坚实一环。

4.柳湖书院

位于平凉城北的柳湖公园内，其地

风景佳胜，泉水潺潺。左宗棠在督师西

征 、驻 节 平 凉 期 间 ，见 此 地 人 文 荟 萃 但

学 舍 简 陋 ，遂 捐 出 养 廉 银 ，下 令 重 修 柳

湖书院，并亲书“柳湖”匾额。他增建学

舍，募集书籍，并亲自为学子制定课程，

倡 导“ 读 书 当 为 经 世 之 学 ”的 务 实 风

气 。 经 此 一 番 振 兴 ，柳 湖 书 院 声 名 大

振 ，不 仅 成 为 平 凉 的 文 化 地 标 ，更 成 为

左 宗 棠 在 西 北 推 行“ 教 化 ”政 策 的 一 个

缩影。

5.陇南书院

位于甘肃天水。依托天水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陇南书院学风扎实，经史并

重。陇南书院的山长（院长）多由学问博

洽、品行端方的硕儒担任。书院培养的人

才，不仅服务于地方，更走向全国，成为维

系陇右文化与中原文明血脉相连的重要

纽带。直至清末新政，陇南书院亦顺应时

势，改制为新式学堂，但其数百年积淀的

学术传统与精神遗产，已深深融入天水的

城市文脉之中，至今仍在滋养着这片古老

的土地。

6.阿阳书院

在陇中地区的静宁州（今平凉市静

宁县），阿阳书院是清代地方教育体系中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存在。其名“阿阳”，

源自静宁的古地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

底 蕴 。 该 书 院 由 时 任 静 宁 知 州 主 持 创

建，是典型的官办州县书院，其主要职能

是为本州生童提供科举预备教育，并教

化乡里。

这些书院的生命力，藏在独特的制度

设计与教育理念中。建筑上，它们多遵循

“讲学、藏书、祭祀”三位一体格局，柳湖书

院的石桥牌坊、凤鸣书院的讲堂厢房，皆

将人文建筑与自然景观相融，成就“天人

合一”的育人环境。管理上，“官办为主、

绅助为辅”是普遍模式，官员捐俸、士绅输

财与学田租税共同构成经费支柱，确保教

育绵延不绝。教学中，既重科举应试的八

股文与试帖诗，也倡“经世致用”，舆地、算

学、农书研究等实用之学并行，每月三次

课试的严格考核与“膏火银”奖励机制，激

励着学子勤学不辍。更可贵的是，书院常

以楹联明志，“立异日功名，全在平时学

问”的箴言，将修身与向学的理念深植人

心。

至晚清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后清廷

推行新政，诏令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

甘肃的兰山书院改为甘肃高等学堂，求古

书院清末改制后，最初改为“甘肃高等学堂

预备科”，后因新政军事教育需求，调整为甘

肃陆军小学堂，五泉书院改为兰州府中学

堂。至此，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其

精神血脉，已悄然注入甘肃近代教育的肌

体之中，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明接力。

回望明清甘肃古书院，它们不只是冰

冷的古建筑，而是数百年间无数陇人学子

求知、思索与精神寄托的所在。在苍茫的

西北大地上，这些院落里传出的琅琅书声，

曾是这片土地上一道最深沉、最富希望的

人文风景。它们所承载的兴学重教、经世

致用的精神，至今仍是陇原文化基因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文脉的传

承，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真正力量。

（本版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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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奉真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甘肃皋兰籍御史吴可读因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历史机

缘，两人缔结了深厚的情谊，宛若寒夜双星，彼此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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